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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走进清华大学，不是去系

馆，也不是去宿舍，而是去了音乐室。当

时音乐室就在一个大下坡的右边，后来是

校团委所在地。那天下着小雨，我印象非

常深。

我为什么先去了音乐室呢？因为我从

小会打扬琴，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后，就

有一位朋友孙静介绍我去清华音乐室见陆

以循、王震寰老师，说或许可以加入清华

我，要我组织科学方法论研究小组，每月

一次到他国防科委办公室讨论，接受他的

亲自指导。如此一直持续了多年，直到他

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1986年，他组织了系统学研讨班，我每次

都参加集体研讨，聆听他的教导。他还让

我在讨论班上专题介绍国际学术界系统论

研究的进展，他鼓励我创作《系统论》一

书，这个任务一直到1995年我与曾国屏教

授共同完成。该书于1996年由清华大学出

版社出版，作为清华文科首部学术专著公

开发行，现已出版了三个版本。

从1979年我第一次到钱学森同志办公

室参加讨论，一直到1996年，我们有30多
封通信，还积累了每次与他讨论的几万字

记录本。后来，这些珍贵资料我都捐献给

了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老对我

学术生涯的影响和17年的教诲，令我终生

难忘。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根据我

与钱老的交往，我与庄茁教授共同主编出

版了《钱学森与清华大学之情缘》作为对

他的怀念。

1980年代清华文艺社团民乐队“三驾马车”，

左起：胡杨、陈鸿波、牛景辉

文艺社团的经历奠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陈鸿波 （1979 级工物）

的学生文艺社团。陆老师和王老师听我打

了一段扬琴，说挺好的，就让我入学后来

民乐队报到，我就这样加入了清华文艺社

团民乐队。

入队后大概三四个月开始改选，经过

无记名投票，我被选为队长，觉得非常荣

幸。两位副队长是土木系的胡杨和水利系

的牛景辉。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相互

支持，密切合作，被称为民乐队的“三驾

马车”，成为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父亲教我打扬

琴。因为这个“一技之长”，使我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多数清华学生的生活都是

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而在文艺社

团就不一样了，不仅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

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未来的事业和生活

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比如，如果不会打扬

琴，我就不会认识当年的文艺社团团长、

后来的清华科技园创始人梅萌董事长，今

天也就很可能不会在清华科技园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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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陈鸿波（左）和当年文艺社团团长、

时任启迪控股董事长梅萌（右）在清华科技园

一起接待外宾

1983年赴江苏五市演出前，文艺社团民乐队在怀柔水库集训。

扬琴左后方拉大提琴者为陈鸿波

好的平台上工作，我的人生也很可能会非

常不同，所以我对在文艺社团的这段经历

感到非常幸运。

文艺社团给了我这个舞台，我就和队

友们一起，整合校内外各方资源，努力提

升民乐队的艺术水平。我们请中央广播乐

团当时著名指挥家彭修文老师给我们做过

指导；还邀请过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

何树凤，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周耀锟、张

方鸣，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扬琴李忠等，这

些人都是当时一流的艺术家。在文艺社

团，不仅能接触到这些大师，还能近距离

接触到学校的各级领导，

后来我出任校团委副书

记，大部分原因应该也是

在文艺社团这个平台上，

更有机会让领导和同事们

比较全面地了解自己吧。

所以说，文艺社团的经历

奠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外出演出的经历也

让我难忘。1982年文艺

社团复建后首次走出校

园，去了天津大学；1983年去江苏徐州、

南京、扬州、镇江等地；1985年乘火车去

上海，然后坐船去厦门、泉州、莆田、福

州。1986年我已到校团委工作，还带领文

艺社团去过兰州为中学生演出。基本上每

次出去演出前我们都要集训半个月，在密

云、怀柔等地，大家每天集中住在一起，

大大地增进了队友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非常难忘。记得有一次在怀柔水库边上，

晚上月亮特别亮，民乐队在一个平台上摆

好队形，平台下面就是水库，我们一起演

奏《月儿高》，那是相当的有感觉。人一

生能记住的场景毕竟有限，我大学生涯中

能记住的场景多数都是在民乐队的排练、

演出、郊游、集训。还有那些在北京的演

出，如人民大会堂、民族宫、怀仁堂等，

这些地方我的扬琴都在台上摆过。作为学

生，念书是主要的，但阅历和经历也非常

重要。拥有学生文艺社团这样的机会和平

台，一方面是人生的享受，另一方面带给

你更多的见识、更广泛的朋友圈等，都会

在你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助你一臂之力。

当然，清华大学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

都进入文艺社团，但学校尽自己的力量保

证有这样一支团队的存在，从而培养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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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综合型人才。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

是清华大学培养拥有综合素质人才的重要

平台之一，这两支队伍中有些成员的学习

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我相信，他们在社会

上的贡献和影响力，也绝对不会辜负学校

的期望。

当年社团日常活动还是比较有规律

的，每周四下午或者周五下午拿出整个半

天，到音乐室去排练。每年有一次外出集

训，假期有外出演出。在学校，有规范的

迎新演出和新年演出，还要参加学校的活

动，在主楼、二教等地点，我们还承担过

外宾接待任务。排练、集训、演出构成了

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在清华大

学五年的学习生涯中，我的业余生活绝大

部分都是在文艺社团度过的。

我印象中军乐队的周乃森老师非常厉

害，排练时他洪亮的口令可以压过整个军

乐队。当时我们听说，军乐队录取队员的

时候，他让同学张开嘴看看，牙不漏风就

能入队，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但很多零

基础的队员经周乃森老师辅导一段时间就

能上台演出，却是不争的事实。民乐队可

不行，民乐队对队员技巧、水平要求都非

常高，没有一定水平是进不来的。当时我

们队里有一位打扬琴的队友杨学梅，在报

考中央音乐学院过程中据说是一直考到最

后一轮的；还有一位拉二胡的队友刘进，

入学前就是省级专业文艺团体的主力。可

以说民乐队的演出水平应该算是文艺社团

里面比较高的。1984年我们在学校大礼堂

搞过一场《华音》专场音乐会，我至今还

保留着整场音乐会的录音。

我当队长的时候，文艺社团还没有集

中住宿，呼吁了很长时间，到1985年左右

才终于实现了。一些同学全身心地投入到

这儿，你不让他来他会哭。当时的社团里

面还有很多幕后积极分子，管理灯光、音

响，蹬三轮车装卸乐器，拉幕、摆台等，

总有几个热心人，这些同学是真的喜欢文

艺社团，不用任何人给他们分配任务，所

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干净利索，完美无缺。

当年文艺社团有很多高水平的节目，

如合唱队和管弦乐队合作的全本《黄河

大合唱》，民乐队的民乐合奏《月儿高》

《彩云追月》《荷塘月色》等。《荷塘月

色》是王震寰老师自己写的，很有意境。

说起王震寰老师，他既是我们尊敬的

师长，也更像我们亲切的家

长。我们和王震寰老师关系

非常好，周末会到他家去蹭

饭，有什么不愿意和父母说

的心事也都会和他吐露。出

去野炊就到他家拿锅，用柴

火煮饺子，然后把熏得黑黢

黢的锅再送回去。王震寰老

师戴着非常厚的眼镜，中间

很薄，都变成小窟窿了。他

视力不好，所以讲义上的字

写得非常大，用碳素墨水钢
1983年，文艺社团民乐队在江苏演出间隙游览扬州瘦西湖。

左 2为陈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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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一笔一笔地描成核桃大的字，A4纸一

页就只能写十几个字。他讲“中国音乐

史”，那是面向全校学生的选修课，一节

课的讲义就非常厚。上台指挥他也看不

清，拉开大幕以前要先扶他到指挥位置，

别的指挥是拉开幕再上来，他要先到位再

开幕，曲目演奏完了要先关大幕，再扶他

下去。我1979年刚入学的时候，记得他还

能骑自行车，但很快就不行了，只能走，

或者我们队友用自行车接送他来音乐室排

练或者去参加演出。王震寰老师对清华学

生民乐队的复建和发展倾注了自己全部的

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觉得王震寰老师代表了

清华教授的一种风骨。不求

名，不图利，一门心思就是想

着把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精

神，燃烧自己，实现自己的

价值，让别人分享他的精神世

界、他的音乐才华。过去了那么

多年，他慈祥的面庞永远地印
1980 年王震寰老师指挥文艺社团民乐队在清华大礼堂演

出，打扬琴者为陈鸿波

在我们心里了。

可以说，社团每支队伍的指导老师就

是这个队的灵魂，每次校庆队员们回校，

首先想到的都是回来看老师。“铁打的营

盘流水的兵”，这营盘就是音乐室，就是

艺教中心。虽然很多老师已经故去，但看

看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看路边的那

扇窗，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又浮现在眼前。

能够考入清华大学就已经很不容易

了，还能够进入艺术团并有一席之地，

不仅很幸运，也为人生奠定了丰厚和扎实

的基础。所以希望今天的同学们要珍惜在

清华大学课外活动的经历和体验。清华是

一个知名学府，学习是本分，但也要珍惜

其他的机会。要把在文艺社团、体育代表

队的工作、演出、排练当成对自己人生基

础的打造。今天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会对

你的人生产生预料不到的影响。社团里唱

唱跳跳、排练演出只是一个过程，但你

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这支曲目所付出的

努力，为了管理好一支队伍并让她表现出

色，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真刀

真枪的锻炼。我当年管理三四十人的民乐

队，真的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那个时

候每个队员的生日我都会记得，他们的父

母春节会接到我的贺信、贺卡，一些大的

清华民乐队在水木清华平台演出，打扬琴

者为陈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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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完了以后我会把照片、感谢信寄到他

们家里去。这是因为我把民乐队的日常工

作当作事业来做，我是用心在做每一件

事。做好“人”的工作，比调好“弦”更

重要。队长首先要把自己的心交给乐队，

才能带出一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队伍，

演奏的曲目才能感动听众，引起共鸣。

清华文艺社团营造出的文化像一个

“场”，也像酒的酿造一样，在这个文化

环境中大家互相影响、相互熏陶，共同成

长。文艺社团出来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

的东西，即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的一丝

不苟，对人充满热情，对生活无限热爱。

感谢清华大学，感谢清华文艺社团，

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我后来出国

十年，最后还是选择回到祖国，回到清华

这个圈子里，既是为了报效祖国，也为母

校发展尽了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90 年代中文系读书时的人和事
○金兼斌（1986 级工物）

金兼斌教授

2023年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建院30周年。回头来看，30年前清华大学成

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标志着清华大学开

始重建人文社会学科之路，实质性从一所

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具有重要的

里程碑意义。但清华大学重建文科的探索

和尝试，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我是198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的。高中时，我文理比较均衡，虽然以理

科生参加高考，但对人文社科其实也很感

兴趣。80年代的清华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工

科大学，不仅体现在学科设置上，也体现

在校园风貌和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事习

惯背后的思维逻辑上。我并不很习惯这样

的环境，加上周围学霸环伺，高中时借由

各科平衡而确立的综合优势，来到清华后

发现几乎每一科都有一堆好手排名在自己

前面，专业的兴趣和认同感迟迟未能建立

起来。每次进出工物馆，除了熟悉，却并

无亲近感。毕业设计时，有一日熬夜在实

验室分析数据，记得有那么一个瞬间，蓦

然抬头，惨白的日光灯下，满眼是仪器设

备对我冷冰冰地注视着。那一刻我生出一

股绝望之情，坚定了今后要向人文社科方

向进行转向的决心。

其实在大三时，我就听说当时以开设

全校性人文选修课为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

招收面向校内各理工院系学生的科技编辑

第二学士学位项目。我在正式申请这个项

目前，已经选修或旁听了中文系不少老师

的课程，包括徐葆耕老师的“西方文艺思

潮”，丁夏老师的“中国古代小说”，杨


